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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是我欣赏过的中国最美的传统艺术
戏曲与最优雅的舞蹈的契合体，他所营造的色
彩可自成文章。他的戏中，每一种颜色都是主
角，色彩斑斓。而斑斓之外，一旦冷却却又能冷
透整个舞台。那种胶片似的灰白记忆一直是灵
动的，一段着白色戏衣的女子群舞，那白白到雪
色苍茫，脚尖缠水袖，缥缈处仙气散透。——这
是作为京剧大师的梅兰芳带给普通观众的天然
的印象。事实上，梅兰芳的成就并不囿于京剧，
他对于所有的艺术领域，都葆有深入探索的热
情，这使得他在昆曲和电影的领域里，都有很高
的造诣。

今年是梅兰芳先生的130周年诞辰，在如
火如荼的各种纪念活动之外，我们借由银幕上
那些水袖风蓬的女娇娥形象，重温梅兰芳先生
的另一种艺术人生。

光影中的梅兰芳：

风蓬水袖谐清曲
■ 伊拉

与费穆合作中国首部
彩色戏曲片

在观赏梅兰芳先生曾经的剧照
和那些声色丰富的文字时，很多读者
喜欢以他戏曲的气韵身段来进行想
象，飘逸处愈见飘逸，银幕形象的具
体则显见了气韵的圆满。他的银幕
姿态相较于戏曲，又能让人耳目一
新，犹似新发的草芽，纯净的亮色中
透出清凉细敏的气象。

1930年，梅兰芳出访美国派拉
蒙电影公司。4年之后的1934年，他
又访问了苏联著名导演、《战舰波将
金号》的导演爱森斯坦，梅兰芳与电
影之间的缘分在加深。1948年，梅
兰芳与费穆合作了《生死恨》，这是中
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电
影。当年梅兰芳对电影的热情参与，
实际上早已超越了一个普通京剧演
员的职责。他以一位艺术大师的眼
光与胸襟，和另一位艺术大师开始了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梅兰
芳在《生死恨》拍摄后的感想中这样
写道：“我这次拍电影有两个目的：第
一点是许多我不能去的边远偏僻的
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点是我几十
年来所学得的国剧艺术，借了电影，
可以流布人间，供我们下一代的艺人
一点参考的材料。”而费穆在其1948
年发表于《生死恨》特刊的《序言》中
这样说：“梅兰芳先生居然乾坤一掷，
把他四十年演剧的经验和他所得到
的一半演剧家前所未有的荣誉交给
了电影，有如在万丈高崖，纵身一跃，
跳下了电影之海……在摄制过程中，
梅先生帮着所有的演员们排练，他指
点每一个人，他间作小生、小丑、老
生、老旦的角色，特别是他表演那番
奴的可鄙的神情，眼神的变化和面部
肌肉的运动，无论如何证明了他是无
比的好演剧者。”

拍摄《红楼梦》首部影视作品

初上银幕获成功后，梅兰芳对拍摄电
影的兴趣愈加浓厚。在《我的电影生活》
中，他记述了当年与中国电影拓荒者之一
黎民伟合作拍片的细节。1924年秋，民
新影片公司委托华北电影公司，找到梅兰
芳，并商定由黎民伟和梅兰芳合作拍摄
《西施》的“羽舞”、《霸王别姬》的“剑舞”、
《上元夫人》的“拂尘舞”、《木兰从军》的
“走边”及《黛玉葬花》等五出戏的片段。
拍摄完成后，黎民伟把这些影像剪辑成一
部两本长的戏曲短片，在影院上映，这是
最早的京剧纪录片。

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片
《黛玉葬花》的片段是《红楼梦》的第一部
影视作品。梅兰芳在拍摄时，体会到面部
表情的细微变化以及举手投足的停顿对
于特写镜头的重要性。他要求摄影师在
变换镜头时必须保持舞蹈动作的连贯。
与黎民伟的合作，让梅兰芳对电影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他声称电影是“似碎
还连，如像一块七巧板，拆散后拼得拢，使
人没有支离破碎的感觉”。

虽然早前与黎民伟合作的这几部片
子大部分是默片，都是在北京真光电影院
临时搭起的摄影棚内拍摄的，但《黛玉葬
花》是个例外，全程实景拍摄，这使得观者
在欣赏《黛玉葬花》中那张陈旧昏黄的剧
照时，能从梅兰芳先生面部的表情和风流
婉转的身段来感受黛玉眉宇之间的“颦”，
满眼潋滟。

作为京剧大师，梅兰芳在电影中对
角色的阐述和别人自是不同，无论是《春
香闹学》《天女散花》还是《黛玉葬花》的
片段，戏曲中的霓裳羽衣也会成为规定
情节氛围的一个关键，当雍容的戏衣、珠
翠重头的装饰以简练的线条镶嵌到电影
的轻盈飘逸之中的时候，尤能见出设计
者的匠心才情。每个角色的凤冠头饰衣
纹水袖皆撷取于梅兰芳所扮演的角色的
重点特征，然后在银幕中以一袭单衣纱
裤解缚肢体的伸展。这种从形体到音乐
到服饰都在舞动的流光溢彩，让观众深
入体味了梅兰芳戏里的心绪柔情，满眼
芳菲或者篱下残红，皆能见于水袖的扬、
掸与轻拂。一抔净土把风流掩，梅兰芳
《黛玉葬花》里的悲泣似乎更为绵长。

初次“触电”即成“梅导演”

梅兰芳年轻时就是个影迷。他生于1894年，
两岁时，电影这项由西方人发明的“新奇的玩艺
儿”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西洋影戏”。在此后的
20年中，中国的电影市场几乎尽被外国人霸占，影
院由外国人经办，起初是法国片，后来是美国片充
斥市场。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开了中国人
拍片的先例，拍摄了我国京剧名演员谭鑫培先生
表演的京剧《定军山》片段。这个时候，梅兰芳已
经开始登台演出。而中国电影又经历了10余年
曲折的发展，到上世纪20年代初，终于结束了漫
长的萌芽期。其间，梅兰芳告别了少年时代，逐渐
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戏剧演员。与此同时，早期
电影创作在探索如何进一步与传统戏曲结合的过
程中，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的5类影片中专
门有一类“古剧”，即翻拍戏曲。1920年，在电影
《定军山》拍摄15年之后，对电影很感兴趣的梅兰
芳受商务印书馆邀请，拍摄了自己的两部代表作
品《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

在当时，商务印书馆还从未正式拍过戏曲片，
梅兰芳也从未上过银幕，真正拍摄时，其难度可想
而知。此时的中国影界还不知有“导演”一词。因
为梅兰芳对拟定拍摄的两片都有透彻的理解和丰
富的表演经验，在实际拍摄时，演员的表演程式、
要求及预期效果，都由梅兰芳提出和定夺，因而他
成了两片事实上的导演。《天女散花》和《春香闹
学》皆以身段表情为主，与当时属默片时代的电影
相适宜，且这两出戏梅兰芳自1916年起就在舞台
演出，因此驾驭起来行云流水，往返于银幕和戏曲
之间，所有的角色便都显得楚汉难分。

在这两部影片中，戏剧与电影技术结合的天
平开始偏向电影一方。戏曲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是中国电影饮誉海外的国粹。而其间最为离
奇的，是梅兰芳作为国粹在银幕上的婉转顾盼。

拍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是梅兰芳首次
登上银幕。在《我的电影生活》中，梅兰芳提及了
向往出演电影的主要原因：“电影就好像一面特殊
的镜子，能够照见自己活动的全貌。”

在拍摄这两部影片前，他就向商务印书馆言
明不收任何报酬。而在拍摄过程中，他就如何拍
摄戏曲片作了最初的探索，尝试运用了特写镜头
和叠印画面。1921年冬，梅兰芳终于实现了从银
幕上观看和欣赏自己表演的夙愿。可惜这两部影
片我们已无缘目睹，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
战中，收藏这两片拷贝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被日
军飞机炸为平地，这两部影片的拷贝连同商务印
书馆所藏的其他电影拷贝皆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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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合作的电影《虹霓关》片段。

黎民伟（左一）、梅兰芳（左四）、阮玲玉（左五）等于联华公司门前
合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梅兰芳影版《黛玉葬花》剧照。


